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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版“人世间”故事征集

“我家祖上
是天一阁范钦”
范家后人的宁波“人世间”生活

宁波城心有一座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宁波人老老小小几乎都
听说过天一阁主人范钦的故事。但你知道，天一阁范家后人如今在宁波的生活吗？

83岁的范若章老人，作为范钦第13世后人，近日联系上我们，讲述了他们一家
近百年来的风风雨雨……

“家谱终于基本修好了，这是
一份很珍贵的资料，以后我是要
传给孙子的。”一身笔挺的西服，
范若章比很多八旬老人更为整洁
洋气。桌上的那份纸质档案袋，
经过太多次启合，边角已有了磨
损。范若章郑重地取出厚厚一叠
资料，向我们讲述起天一阁范氏
昌房一族的那些变迁……

范若章说，算起来，他是天一
阁范钦的第13世后人，范氏昌房
小祠堂后裔。在上世纪50年代，
曾有详细家谱，但后来随着家中
土地房屋被征用，昌房原有的小
家谱在拆迁时与先祖遗像寄存于
明寿庵，后在动荡年代不幸被烧
毁。跨越大半个世纪，范若章和
他远在武汉的大哥范若成联系，
提出了重修昌房小家谱的倡议。
2020年，老人们的这次“抢救式
修谱”终于完工。

记者看到，在重修的家谱中
记载如下——现生活在宁波的范

氏后裔有两支：一支位于宁波西
门外卖鱼桥附近的大祠堂，但其
所属的后裔已失去联系；另一支
位于宁波湖西河中的小岛茂盛花
园的小祠堂，昌房系小祠堂后裔。

小祠堂先祖范钦，就是曾官
居“兵部右侍郎”“司马”等要职的
天一阁阁主。小祠堂除供奉历代
祖先牌位外，还供奉有范钦本人
的全身塑像。

范氏昌房的宗族谱排行，就
像一首诗，“上、邦、多、盈、若、思、
久、章、兴、啟、发、亦、世、昌”，后人
们亦严格按照辈份为子孙取名。

“慎终追远”，这是重修昌房
小家谱的目的。家谱的末尾，更
是告诫子孙后代不忘故土，不忘
祖先的艰辛。范氏后裔子孙相互
之间要保持血肉联系，相互激励、
健康生活。同时，也希望范氏后
人不断补充更有价值的文字、图
片、影视等历史资料，使家谱更生
动亲切、丰满和谐。

“我们小的时候，住在天一阁
旁，玩乐的场所就是在天一阁
里。”范若章幼时居住的范氏老
宅，位于天一阁西侧，距天一阁仅
几十米，即现在的宁波市市级机
关第一幼儿园位置。老人回忆
说，当时范家后人约四五十人聚
居在此，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
他们的老宅被征收搬离此地。

范氏家族是宁波本地富甲一
方的大族，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山
林、房屋建筑物，加之家族人丁不
多，所以子孙们生活得颇为富
庶。范若章说，小时常听他的奶
奶讲起，族人对这些祖产的分配
相当有智慧。

历代祖先除少量分配给子嗣
作为各房头资产外，大部分均作
为族产管理。每年以这些族产的
租金收入，作为纪念他们的生日、
忌日、冬至、春节等祭祀之用途，
按房头轮值，其结余部分归轮值
房头所有。范若章说：“各房轮流
收租，十数年才轮到一次，但每次
金额之多，足够支撑全家人生活
到下一轮。”

吃羹饭，是幼年范若章最期
待的事。每逢家族先祖的生日、
忌日，或是春节等“昌祀”“盛祀”

“数祀”的盛大日子，各房男丁要
按辈份长幼为序参加，场面热闹
得不得了，成为孩子们最向往的
聚会。

1952年以前，范若章的父亲
在宁波开布店，生意很好。“那时
家里要去升阳泰南货店和康泉泰
水产店买东西，都是直接挂账签
单的，一年结两次账。”桂圆、核
桃、火腿、香肠、茯苓膏，以及红膏
呛蟹、鳗鱼干、大黄鱼……这些难
得的美味，对范若章三兄弟来说，
不过家常便饭。

那时，范家兄弟夏天穿的是
印度绸等纯进口货面料，脚上穿
的是大英真皮底加直贡呢毛料定
制的鞋子。就算到了后期，家中
经济条件急转直下，和奶奶一起
生活的范若章也能享受到每天标
配的“三合”套餐：河鲫鱼、河虾、
荷包蛋。

天一阁作为藏书楼，给家族
制定了一个严格的规定：子孙不
得无故开门入阁。楼上去不了，
楼下的亭台楼阁、花鸟池鱼，便成
为范家兄弟们的乐园。躲猫猫、
骑鼋雕、钓鱼、抓知了，孩子的童
年，在这私家后花园里愉快地度
过。

上世纪60年代，范若章和家人
离开了天一阁旁的老宅。除了一些
旧家具，他们一切归零，重新出发。

当年，范若章就像宁波千千万万
的普通青年一样，参与到社会工作中
去。工作单位先从硫酸厂到电厂，再
到电机厂，并一直工作到退休。

没有了富家公子哥的身份，范
若章沉下心来过踏实的日子。1968
年，范若章唯一的儿子范思中出
生。夫妻二人苦心经营着这个三口
之家，平平稳稳。回望这一生，范若
章说：“时代更迭，我几乎没怎么吃
过苦头，一切都很顺遂平安，感觉自
己还是幸福的。”

天一阁范家后人的身份敏感，
却没有被岁月磨灭。十多年前，武
汉的堂叔回宁波省亲，约范若章一
起重回天一阁去看看。叔侄一行人
被拦在了检票口，这让范若章有些
恼火，“我回自己家，还要买门票？”

掏出身份证，管理方竟也通情达理
地放行了。

那一次，是堂叔带着他即将高考
的孙子首次回到宁波来寻根问祖。
一行人在园子里慢慢地行走，假山站
站、亭台坐坐，满眼都是几十年前的
岁月。“天一阁保护得挺好的，差不多
和小时候一模一样，几乎没有什么变
化。”有意思的是，这次旅行，或许悄
悄改变着少年的心，堂叔孙子回家后
把大学方向定在了考古专业。

被影响的，还有范若章的孙子范
久昱。“小的时候常听爷爷讲家族故
事，后来看了余秋雨《风雨天一阁》，近
年来我几乎每年都会去天一阁走走
看看。”在27岁的范久昱看来，他要传
承的不止是一份家族记忆，“田地、祖
产都可能会衰败，唯有当年先祖范钦
倾力建造天一阁的那种恒久和坚守
精神，才会穿越时代，久久流传”。

记者 滕华

宁波范氏后裔分两支
小祠堂先祖正是范钦

范若章手中拿着天一阁阁主范钦的画像。
记者 林微微 摄

住在天一阁旁，玩在天一阁里
幼时生活富庶而快乐

告别天一阁以后
范家人仍幸福感满满


